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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雨朦胧

〔油 画〕

邓吉刚 作

一

抵达八步沙的时候，有早八点半的

晨光。光与影投射在沙海里，金色、橙

色、红色、绿色……一种虚幻和旋涡从树

梢草尖透过，加之风的加持，整个沙漠

里，仿佛无数个五彩的精灵在轻歌曼舞。

目之所及，成群结队的绿，不同年

龄不同资历不同植株多层次的绿，洋洋

洒洒晃着身子，唱着曲子，一副无所畏

惧、无拘无束的样子。

绿 与 绿 之 间 ，溢 出 一 片 粉 ，淡 粉 、

洇 粉 ，缠 在 细 细 的 枝 干 上 。 绿 与 粉 之

间，又钻出一抹黄，淡黄、米黄，举着蝶

形花冠。

密 密 匝 匝 一 团 团 ，郁 郁 葱 葱 一 丛

丛。一阵风吹来，一波又一波，上下起

伏，左右晃动。

绿的是草，各种品种的草；粉的是

红柳，黄的是柠条，还有粉白碎花的沙

木蓼、紫红多刺的马刺盖，以及那些我

不知道名字的花花草草……

“‘八步沙，出门八步便是沙’，我这走

了该有八百步了吧，沙呢？”我疑惑地问。

“这沙海早就变成花海了。”同行的

第二代治沙人、八步沙林场场长郭万刚

笑着说。

沙海可怖，花海可亲。置身花海，

轻 轻 地 走 ，一 个 都 舍 不 得 碰 。 哪 会 舍

得，轻轻地抬高腿脚走，轻轻地歪着脑

袋看，心说，慢点，慢点，别碰着了。

一些类似干柴的根茎，粗壮、遒劲，

裸露在沙土外面，有很粗的纤维，呈螺

旋状反转着，向着同一个方向微倾着。

郭场长说，这倾斜，是因为沙漠日

复一日的风。

只 是 倾 斜 。 倾 斜 不 怕 ，只 要 根 还

在，只要春还来。

二

在八步沙，要长成一棵遮风蔽雨的

榆树，谈何容易。

眼 窝 子 沙 观 景 木 栈 道 边 上 ，郭 场

长 指 着 一 棵 枝 繁 叶 茂 的 白 榆 深 情 地

说，这棵榆树是第一代治沙人 1978 年

栽植的。

1978 年，那该是 46 年前的事儿了。

46 年前，这儿是风沙口，“出门八步

便是沙”。在那风沙里，六位老人，以六枚

鲜红的指印为誓，栽下了无数棵颤巍巍的

榆树苗。他们不停地栽植，却不停地被风

刮走，只有这一棵顽强地活了下来。

46 年前的一棵树，在曾经寸草不生

的 沙 漠 ，已 然 不 是 简 单 地 立 于 土 地 之

上，而是在寒风与风暴之中，与根茎、与

枝叶抓沙土而生，这是一种力量，一种

倾尽全力的向上而生。

一绺绺的狂风，一次次掏空榆树根

部的沙土，那些裸露在半空中的根茎，便

顺风寻土，盘根错节，无一例外地向背风

方向延伸。干燥皲裂的树皮，已无法看

出年轮，但它仍活着，枝叶繁茂地活着。

一棵树存在的意义，已经不只是遮

风蔽雨、固沙增绿。

伫立于这棵树前，你看到的不只是

树，还有四十多年漫漫时光，四十多年

风霜雨雪、沙石漫天，四十多年治沙人

扛铁锨、绿进沙退。这不是一个简单栽

种的问题，而是在四十多年里，所有的

精力、情感，糅合着汗水、泪水，浇筑在

养护的过程中，只为保住绿，治住沙。

如果只看树，那你的脑海里只会有

一个词：生命力！

是的，伟大的生命的力量！

都说时间是永恒的，可四十多年的

时间在这棵树上留下了什么？四十多

年，风将它根部的沙土陆续吹走，它便

陆续向下扎根，即使它扎根的速度赶不

上风吹的速度，它也在无土无沙的半空

中，将根茎孕育得如枝干般粗壮。

“一棵树，一把草，压住沙子防风掏。”

“八步沙的树绿了，‘六老汉’的头

白了。”

风 沙 终 究 会 逃 离 ，从 榆 树 根 部 逃

离，从柠条的灰白中逃离，从红柳的柔

软中逃离，从麻雀的声声歌唱中逃离，

从“六老汉”三代人矢志不渝的坚持中

逃离。一棵棵扎根大漠的绿植，就像一

代代坚守家园的治沙人，坚韧顽强，不

气馁，不妥协。

这黄沙之上方寸之间强韧的生命

力量和搏斗精神，怎不让人折服，怎不

让人敬畏。

三

顺着飘带一样被风吹弯的路，我一

点点抵达沙漠深处，它阔大的深处，四

十多年前很难走到尽头的深处。

凹 下 去 的 沙 窝 里 ，凸 起 来 的 沙 丘

上 ，都 有 花 有 草 。 背 阴 处 的 植 被 愈 加

稠 密 了 ，随 意 拔 节 出 来 的 灌 木 、乔 木

等 ，铺 在 沙 漠 里 ，根 叶 肥 润 ，一 株 挨 着

一株，叶叠着叶，排出不怕风吹雨打的

阵势。

一望无际的绿色中，黄色的毛豆，

一直向深处延伸。更深处的黄，已成为

一个点，如绿漠中的一块金子，“绿水青

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啊。

八步沙，出门八步、八百步、八千八

万步全是花。

蝴 蝶 闻 香 而 来 ，鸟 雀 逐 翠 而 至 。

一 只 野 兔 蹬 着 后 腿 ，不 紧 不 慢 跑 向 草

木深处。

一只野鸡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向前匆

匆跑了几步，展开长长的翅膀，轻轻地

飞走了。

在一株新补种的梭梭前，郭场长怜

惜地用手指笼络着一寸高的枝干说，别

看只有这么小，只需要三年，它就会长

得一米高了。它们的根系都非常发达，

枝干每向上生长一米，其根茎就会向下

扎根数米。它们的生长速度慢，地下生

长数年才能换来地上一年的生长量呢。

梭梭、沙榆、花棒、柠条、霸王花、沙

枣花……

遇见一株讲一株，如数家珍般，郭

场长语气里是掩不住的欣慰和自豪，藏

在层层黑红褶子里的眼睛，透着光。

他一生的经验，都用在了治沙植树

上。他熟悉八步沙的春风夏雨冬雪，也

熟悉八步沙每一棵植物的出土、抽叶、

开花与结果，他更熟悉每一阵风来，哪

一株草木需要养护；每一场雨来，哪一

株草木不再需要浇水。

四

一路向北，车子在飘带一样的水泥

路上疾驰，随着沙漠地势起伏，俯冲、迭

起……

黑 岗 沙 、大 槽 沙 、三 道 沟 、十 二 道

沟 …… 水 泥 路 两 旁 ，是 已 经 被 自 然 降

解 了 的 草 方 格 ，是 高 高 矮 矮 生 机 勃 勃

的 沙 生 植 物 ，是 起 起 伏 伏 深 深 浅 浅 的

绿意滚滚。

“那时候治沙，风一吹，眼睛都睁不

开。太阳出来，晒得皮肤生疼，都是在

咬牙坚持。”望着窗外已找不到裸露的

黄沙的沙漠，郭场长陷入回忆。

而如今的八步沙葱郁、秀美，有着

强韧而板正的筋骨，20 多个风沙口、130

多公里风沙线已全部被治理，239 万亩

沙化土地已基本完成治理。

当我像一只鸟穿行在沙漠之中，满目

的葱茏，让人心生感恩和敬畏。如今，第

三代治沙人正尝试“打草方格、细水滴灌、

地膜覆盖”等新技术，通过培育沙产业、发

展生态经济，走出一条“以农促林、以副养

林、农林并举、科学发展”的新路径。

□ 朱莹霞

多彩八步沙

飞 往 秋 天 深 处 的 蝴 蝶 ，

一群一群

栖息在树梢，中途的休息

是为了更远

继续飞

继续叙述生命的不屈

你 是 否 也 看 见 了 ，那 一 树

一树的红灯笼

照亮了，未完的路

□ 冯旭文

栾树花开

天蓝蓝，水蓝蓝

湖草如烟，碧波荡漾

好清好爽像我的童年

苍翠的梭梭向我招手

笑眯眯的红柳妹头顶彩霞

那些水灵的芦苇

钉子一样把我的思念

铆进丝绸一样的黄沙

蓝蓝的青土湖

梦境一样在眼前凸现

一支爱情的歌悬止于旷野

一双水灵的眸子镶嵌在瀚海

那些老红柳还在

我知道，它青春再发

漫步于

鹅卵石铺就的水渚仄径

鱼翔浅底，鸟戏芦花

淙淙流水流淌着质朴优美

唱的是自然和谐通天涯

袅袅旋律化作江南烟景

儿时的梦已经发芽

青土湖啊

你越古老，越年轻

□ 吴农荣

蓝蓝的青土湖

古今的洋芋是一家

姓氏是山川大地

名字是傍晚的灯火

时间

做出永远的菜肴

在陇南

吃一碗洋芋搅团

历史和未来都是味觉

洋芋像是一团白云

天地祥和

一碗酸菜汤

不再说什么

默认了酸辣滑香

听从了喉咙和胃

从古到今的呼唤

□ 胡依天

洋芋搅团

雨水从七月开始

嘉陵江、珠江、巫山

都在诉说浓雾的忧郁

秋的号子吹响

连续的雨水破除

蔚蓝的天空上太阳激动

美好的日子诞生

再次相约吧

黄土高原的秋风

正在等一次甜蜜的话语

从鹏城出发

自山城起身

向收获的故乡靠近

□ 胡全旺

向故乡靠近

深秋的一天，蓝蓝的天空，云朵悠

悠。我们驱车走亲戚，也去大山深处赏

秋。宽阔山路，盘山缠绕，拐了三道弯。

刚冲上塬头，一直急转，到了妻姐家。

连襟老杨正在举竿挽袖打核桃，妻

姐浅唱山曲俯身捡拾入笼。鸡蛋大的

青皮核桃满院骨碌碌地滚动、嘣嘣地欢

跳。“快进家，快进家。”妻姐慌忙撩起前

襟擦手，兴奋地招呼。

院子有篮球场大，一半留给了几棵

大核桃树，还有一个花园。花园里的菊

花、格桑花、牵牛花，还有叫不上名字的

花 ，姹 紫 嫣 红 ，随 着 微 风 摇 曳 ，蝴 蝶 翻

飞，蜜蜂浅唱。

站在门硷畔瞭望，群山连绵，红黄

绿相间，彩带一样在云雾中。

猪肉炒鸡蛋、蒜泥拌茄子、洋芋丝

儿……满满一桌，羊肉臊子面也端上来

了 ，老 杨 搓 着 手 ，笑 哈 哈 地 说 ：“ 吃 ，快

吃，没有啥好的，都是自家产的。”边吃

边聊。

水平塬，塬不大，但梯田一层又一

层，一个半圆接一个半圆。只见白胖白

胖的籽瓜，足有二尺长，一溜一溜“东倒

西歪”，远看没有瓜蔓瓜叶，也是，该到

秋收了。

老杨抚摸着籽瓜，好似在抚摸孙子

的“葫芦秃”，满眼含笑：“今年我种了 14

亩 多 籽 瓜 ，看 这 光 景 ，每 亩 少 说 也 在

2400 多块钱。”

“这么多瓜，啥时候才能收完？”我

不解地问。“现在不是咱们当娃娃的年

代了，耕地、播种、施肥到收割都是机械

化，这些瓜，收割机突突一天就收完了，

不愁卖，贩子守在地畔等着呢。”妻姐接

上话茬：“是咧，现在政策多好啊，种地

还有补贴哩。”

说笑着，感叹着。突然，一阵喳喳

声从地的那头传来。只见一群花喜鹊

围着一个坏瓜抢食。喜鹊的嘴，嗑瓜子

比人快，我们赶过去，喜鹊翘尾点头嗑

得正欢。我拍手一声吼，“秃噜噜”，受

惊的喜鹊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头顶飞过，

留下一摊瓜子皮。

路过邻家玉米地，玉米秆比人高，玉

米叶子干枯，风过哗啦啦作响，每株玉米

秆抱两三个胖乎乎的玉米棒。地里套种

着籽瓜，阔大的瓜叶摇晃，籽瓜还在生

长。老杨后悔今年蔓掐得有点早。

菜园被分割成方畦：辣椒畦，紫红

的 、青 绿 的 辣 椒 端 翘 ，挤 挤 挨 挨 ；生 菜

畦 ，生 菜 一 棵 比 一 棵 大 ，圆 叶 儿 翻 卷 ，

绿 汪 汪 的 ，像 泼 上 了 油 ；茄 子 畦 ，茄 子

拳头大，红色的、青色的、黄色的，像极

了 小 灯 笼 ；白 菜 畦 ，新 品 种 大 白 菜 ，菜

帮 白 生 生 的 ，一 叶 一 叶 紧 紧 拥 抱 着 菜

心 ；萝 卜 畦 ，绿 头 萝 卜 比 大 胳 膊 粗 、小

胳 膊 长 ，大 都 露 出 地 面 ，萝 卜 叶 齐 腰 ，

几只蝴蝶在叶间来回翻飞；洋芋畦，洋

芋 蔓 下 的 土 堆 高 高 隆 起 ，被 地 下 的 洋

芋 撑 开 了 一 条 条 不 规 则 的 裂 口 ，我 恍

惚 感 觉 土 地 在 欢 笑 。 还 有 韭 菜 畦 、莲

花白畦、豆角畦……一派生机勃勃。

地塄也不闲着，种的是南瓜，瓜叶

似蒲扇，瓜蔓扯得老长，篮球大的南瓜

泛红，吊在地塄，地塄被点缀得红红火

火，尽情地宣示着大地的馈赠……

老杨提着镢头，妻姐手握菜刀，挖

的 挖 ，砍 的 砍 ，把 后 备 箱 装 得 满 满 当

当。我们推辞，妻姐说：“吃不完哟。”

转到坡洼，几棵枣树，盘虬卧龙的

枝干，拇指般大的红枣犹如铃铛挂满了

枝头。咚，蹬一脚树身，叮叮咚咚，枣儿

满地蹦跳。捡一颗，嘴一吹，咔嚓一咬，

脆甜脆甜，甜到了心窝。

我们继续爬坡穿林。秋阳下，不绝

于 耳 的 是 婉 转 的 鸟 鸣 。 松 鼠 嗖 地 闪

过 。 杜 梨 一 嘟 噜 一 嘟 噜 ，酸 枣 玲 珑 剔

透，鸟儿飞来飞去啄食……

不 知 不 觉 间 ，西 边 天 际 嵌 着 一 枚

火红的夕阳，正默默地燃烧着，周围流

动 的 云 彩 被 灼 成 了 红 色 ，余 晖 映 照 在

山 山 岭 岭 上 ，宛 若 涂 上 了 一 层 薄 薄 的

金辉。

环 视 群 山 ，面 对 累 累 瓜 果 ，突 然 ，

妻 子 放 声 朗 诵 ：太 阳 不 是 你 的 ，但 是

阳 光 是 你 的/岁 月 不 是 你 的 ，但 是 日

子 是 你 的/秋 天 不 是 你 的 ，但 是 收 获

是你的……

□ 张文仓

瓜果累累

时至中秋，凉意已浓，秋实

香飘，卸枣时到。卸枣即打枣，

老家乡里人却不叫打，叫卸。

在我的老家，满沟遍梁的枣

树，长的枣叫金枣，个大，梭状，

圆隆，皮薄，色玫，肉厚，核小，味

甜，汁多，香浓。

初夏，别的果树都是满枝青

果了，枣树才吐出淡黄新叶，而

黄 豆 般 大 的 枣 花 ，扬 得 满 村 花

香，引得蜜蜂欢歌，蝴蝶翩跹。

中秋，柿子染黄，苹果泛红，

玫枣飘香。长在人家院里的，尤

其是“一树玫枣关不住”！枣儿

卸回家，晒干枣，泡酒枣。收干

枣酒枣的日子一临，架着喇叭喊

收的车辆准时进村。来时，空车

一辆；走时，满满当当。

中秋卸金枣，如过节般。黄

叶红叶绿叶上闪烁银白露珠的

清晨，大人小孩，大笼小笼，长杆

短杆，一家一家，涌向村野自家

的枣林。

一个个沧桑模样的老枣树，

个大枝繁，叶浓果密，卸枣很考

验人的功夫。身手不凡的青壮

年，三两下上了树，先挥短杆子

敲卸身边的，再使长杆子敲卸远

处的。手握杆子，左右摇晃，树

下 看 的 人 心 惊 肉 跳 ，直 喊 ：“ 操

心，操心，小心跌下来！”卸枣胆

小者，战战兢兢，唯恐稍有不慎，

跌落树下。

树 下 杂 草 中 带 锐 刺 的 酸 枣

狼牙，卸枣前就被清理。树上的

玫枣暴雨般飘落，树下的人开始

捡拾。杂草上诠释收获惊喜的

玫枣，厚嘟嘟的一层，红玛瑙样

的惹人喜爱。起初，不捡不拾，

直接以手掬笼。不多一会儿，则

掬一笼。掬过了，再捡再拾。捡

拾玫枣，得眼尖手快。眼尖手快

的人，躲在草底草叶间的玫枣都

会被捡尽；而做事马虎的人，即

便玫枣在脚边静静躺着，也视而

不见。没被捡拾走的玫枣，就成

了野兔、山羊的美食。

村 里 的 枣 树 和 村 里 的 人 一

样，都爱抱团奋进。一片枣林里，

极少特立独行的枣树，几乎都是

三四棵或五六棵挤挨一处，你的

枝里有着我的枝，我的枝里有着

你的枝。玫枣满枝时，有的用树

杆子轻轻敲敲，满枝玫果一枚不

余尽落；有的用树杆子重重拍打，

一些玫果仍稳挂高枝头——对于

这些，卸枣的人没了耐心，就把它

们留给鸟儿去卸。乡人晓得，因

了鸟儿勤快地啄食枣树的虫子，

才有了饱满甜香的玫枣。

□
石

颢

枣

香


